直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      笔译written translation      翻译translate(/tor); interpret(/er)

口译oral interpretation     意译free translation     音译transliterate     编译 translate and edit
现在你伯伯要求我们的骨灰不保留，这又是一场革命，这个革命意味着什么？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在最后，我们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到最后我们的骨灰也回到大自然里去，到海里，到土地上，再去喂鱼，再去营养庄稼，最后彻底为人民服务，他是专门这样告诉我们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很对的，所以我也实际上在向他学这个做法。   

[新闻会客厅]外国文物到北京  　　　央视国际 (2006年01月24日 09:4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布置得像一个美术馆，这里陈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非常有名的绘画作品，当然都是复制品。提起那个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每个人几乎都能随口说出一二，比方说达芬奇，比方说拉斐尔，所以当我们听说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真迹将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都感到欣喜和期待。 *fen1    *fei3

　　1月21号，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隆重开幕，作为2006年中意文化年的开篇之作,这次展览的规模和质量在中国举办外国艺术展的历史上,都堪称典范。 

　　此次艺术展以人的形象为主题，共展出意大利12个博物馆收藏的绘画、雕塑、工艺品共82件展品，涵盖了从十三四世纪的文艺复兴酝酿期、到十七世纪成熟期的艺术史，而且这次展厅的设计形式也是中华世纪坛建成以来所有举办的展览中最具特色的。设计打破了原有的建筑格局，通过大块的空间分割，利用斜线和折线的组合，以及透视法将展厅营造出一个灵动的空间，具有极强的学术性和观赏性。 

　　对于国人来说,更是第一次不出国门就可以集中欣赏到达芬奇、拉斐尔、卡拉瓦乔等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真品。 

　　如此高水平的展览,展品的价值自然也引人关注，据称,中方为这次展览的投保金额超过了35个亿,是中国历史上举办的投保金额最高的外国艺术展。其中最名贵的两幅作品，每个投保金额都达到了五亿元人民币，一幅是《戴首饰的女性肖像》，另外一幅是《巨人歌丽亚被砍头》，而达芬奇手稿素描《女人头像》也备受关注，这也是达芬奇的真迹画稿首次来中国展示。这些展品不仅是意大利的国宝，也是世界的艺术瑰宝，那么，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从万里之遥的意大利运到北京，如何保证它们的安全？对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乃至于对于中国美术展览界来说，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王立梅、保卢奇 

　　主持人：今天首先请到的就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馆长王立梅女士，您好。 

　　王立梅：您好。 

　　主持人：精心策划这个展览开始了，看着这80多件艺术品，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立梅：应该说很激动，但是我也有点睡不着觉了，文物没来以前盼着它来，来了以后担心它的安全。 

　　主持人：据说这一次展览所有的艺术品估价，保险的保额是35亿，刚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您有没有吓一跳？ 

　　王立梅：当然了，从来没有策划过这么昂贵的一个展览，压力真的很大，因为这个数字就说明这些东西如果有任何的闪失，就要有这么高昂的赔偿，而且也说明这些东西的价值非常高。 

　　主持人：如果给您一个机会介绍一件作品，您会介绍哪个作品？ 
*tianfen 4  tianfu4

　　王立梅：我觉得每件作品都有很多内容，比如说马萨乔这件作品，我觉得它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说实在的，我都很喜欢，因为它是文艺复兴早期很有天分的一个画家马萨乔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就是对中世纪的圣母、圣子完全不同的一种描绘，所以他对后世画家的影响非常之大。据说米开朗基罗就把他所有的作品全都进行了临摹，而且对他自己的画风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来以前我把这个画细细地看过很多次，我觉得他传达的一种不像中世纪的那种很呆板的圣母、圣子，有一种好像把圣母人性化，像母亲抱着孩子，而且她的手在摸着她脖子的项链，还有一块红色的珊瑚的穗，说明就是耶稣以后，他就是要对上帝现出献血和生命，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很深远。 *linmo 22

　　主持人：一幅作品都有这么多可讲的，更别说80多幅作品，有人说看这次的展览，比你短期去一趟意大利看到的都要多，是这样吗？ 

　　王立梅：它实际上主要是佛罗伦萨12个博物馆，但是你去佛罗伦萨，你不会去12个博物馆看，所以在北京，不出国门你就可以看到佛罗伦萨12个博物馆里的精华，确实是一件幸事。只有一件来自罗马，就是这个卡拉瓦乔的大卫提着歌丽亚头的这张画，这张画也是卡拉瓦乔晚期很重要的一件作品，在美术史上是一件很经典的作品。 

　　主持人：刚才您说睡不着觉，这只是一种心情，怎么能保证让您这个觉尽量睡得安稳？ 

　　王立梅：这不仅是意大利的国宝，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我们希望不要出事儿，同时在运输途中，在包装的过程中，在保险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主持人：运输途中的安防措施呢？ 

　　王立梅：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出来就是警车押运，分了这么多次，而且绝对是保密的情况下走出来，走出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坐民航，而且要求机舱的温度要在15度到22度之内，不能超过个数字。我们也跟民航做了配合，他们能够把机舱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好，主要是它的包装也非常好，它的包装每件画都是七八层，第一层是防酸纸，然后是一层一层包裹着塑料的、防振的，所以一个画一个包装箱完全怎么动都不会移动的，不会对它有任何损失。 

 搬运文物 

 包装文物 

　　在运输途中，除了保持空气的恒温恒湿和层层专业的包装，而且为了降低风险，所有这些艺术品是分别搭乘四架飞机分四次到达北京的。另外，由于北京现在是冬季，寒冷干燥，因此在飞机抵达首都机场后，由专业的艺术品运输公司直接把车开到了机舱门口，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艺术品搬到保持恒温恒湿的专业运输车内，然后再尽快搬入中华世纪坛专门的库房存放。 

　　主持人：具体要动手操作的人是中方还是意方？ 

　　王立梅：在意大利是意方，到这儿以后也是双方先进行点交，它从意大利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记录，比如这张画，它的尺寸，它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颜色有没有脱落的，有没有损坏的地方，都要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到了这儿以后，北京的专家拿着放大镜，根据它的记录细细地看，如果不符合记录的我们要写上。比如本来他写了一道裂纹，突然出现三道裂纹，就要记上，这样才知道这个画在我们接手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三道裂纹，然后双方要签字。如果没有问题，OK，如果有问题，就要找出在哪里。 

　　主持人：我们的同事也去拍摄你们布展的一些过程，回来跟我们讲，说那个展厅一进去，他的眼镜上就一层雾水，因为油画可能对环境要求高，要求温度、湿度，所以这次是世纪坛的展览馆特别为它准备的吗？ 

　　王立梅：是，因为我们跟对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文物的安全是第一步的，我们一定要答应他们，按他们的要求，比如这个画的湿度55％一定要达到，北京现在的湿度是20％多、30％多，所以我们要加湿，温度在15到22度。 

　　主持人：像这个展览对于观众来讲，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可以近距离地看到真迹、原作，可以近到什么程度？ 

　　王立梅：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有技防设备，近到你不能再走的时候，你要再进它就会提醒你。 

　　为了更好的让观众近距离欣赏这些艺术真迹，这次展览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像以往一样加装玻璃挡板，更多的是没有任何阻拦措施的裸展，但同时为了确保这些珍贵艺术品的安全，艺术展的展厅也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设计，其中之一就是红外线感应器的自动提醒。 

　　另外，还利用空间透视法，设计了一种斜坡，使观众避免过于靠近，同时又可以不影响观看效果。而对一些特别珍贵的艺术品，更是专门制作了恒温恒湿箱。 

　　主持人：这次82件作品保险的估价35亿，在国内曾经办过国外艺术品展当中，这次展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王立梅：这是最高水准，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品的价值达到这么高，而且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是空前的。 

　　主持人：反过来我们想到的问题是，这么高规格的，这么大投入的展览，门票会不会很贵？ 

　　王立梅：门票现在是50块钱一张，对普通观众，但是对学生是30元，对团体也是30元，对儿童是15元，就是小学生、中学生是15块。我们也希望再便宜一些，但是确实投入太大了，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一棵刚出土的小苗似的，一下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实在是也很抱歉。 
　　主持人：那您关注这次展览的所谓经济效益吗？ 

　　王立梅：博物馆都是公益事业单位，我希望它能够有好的回报，但是我觉得赚钱是绝对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博物馆是赚钱的，但是我希望观众来了以后，我们的票房能够对我们所的投入有一些回报。 

　　主持人：在这次展览之前，您也策划过不少属于交流性质的展览，但更多的是中国的艺术品到国外去展览，这次是相反的，对您来有什么不同？ 

　　王立梅：过去是我们把展品在北京点交给外国人，我们就放心了，责任交给他了，当然我也睡不着觉，因为我怕这个展品出问题，我们也是只要展品一到，我们就要求随展人员马上给我们报回来，是不是安全抵达。也是点交过程中有没有毁坏，没有我们就放心了，这样整个责任就是他们负责，这次点交给我们，就是我们在负责，所以在这三个月里，这80件套的文物安全就由我们中方在负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睡不着觉。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办中国文物展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这么大的压力。 
　　主持人：那您以前策划参与的展览有没有发生过展品损坏的情况？ 

　　王立梅：有，我记得在1984年的时候，我们的秦兵马俑展在澳大利亚举办，他们展出的时候，一把秦兵马俑出土的秦代的剑，它应该是平着放，但是策展人员他想让它立体化，就把它挂起来，这儿一个钩子，这儿一个钩子，是拿钉子，结果那钉子一拽，掉地下了，实际上只有25公分，碎成两截。当时我去进行谈判，就是赔偿。 

　　主持人：那一次的经历对您这次的展览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王立梅：绘画跟器物不大一样，不像一个器物，比如折了之类的，这样好一些。但是提示倒是有，但是我总觉得举办文物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不仅是对人家国家的文物的不尊重，而且会有损中国文物博物馆界的名誉 

　　主持人：如果我换作是您，我真的会得强迫症了，每一个钉子可能都想自己去看看钉得牢不牢，怎么保证呢？ 

　　王立梅：我们在开箱前，布展前开了专门的会，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要200％的对这些文物要爱护，要像一个婴儿一样，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因为它们太珍贵了，真是像你说，35亿这是个数字，它并不是这些真正的价值，它的价值远不止于这个。 

　　主持人：把所有的事情忙完之后，您作为一个参观者的身份到展厅里走一趟没有？ 

　　王立梅：走了。我说实在的，我心里特激动我看这些画，因为原来看图片，现在全摆上以后，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自己有一种成就感吗？ 

　　王立梅：更多的是压力。 

　　主持人：等到展览结束，顺利地送上飞机是不是才能够说踏实了，有成就感了？ 

　　王立梅：那也得点交完了，告诉我，OK，没事儿了，才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好，那预祝您展览顺利。 

　　王立梅：谢谢。 

　　主持人：刚才王馆长谈话当中反复提到了意大利的保卢奇先生，他为这次展览推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下面也请他。 

　　82件意大利国宝万里迢迢来到中国，这一盛况空前的艺术展在一年时间内如期举办，和一位意大利人密不可分。 

　　作为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博物馆中心局局长，他如何推动这项展览？又怎样选择这82件国宝？ 

　　主持人：演播室回来，我们请到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博物馆中心局局长保卢奇先生，您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们每一次见面关于展览的问题，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保卢奇：我们当时做这项工作的就是关心展品的安全问题，我们复制人类文明产品物品的价值，本身这个展览保险价值几亿倒无所谓，因为这些展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整个人类共同所有的遗产，因此对于我们最关心的，最担心的就是安全。 

　　主持人：你们之间关于什么样的问题有过争执吗？ 

　　保卢奇：没有争执，在意大利倒是有一些争议，就是意大利人说怎么会把这么珍贵的产品带到中国去呢？这在意大利当然是很正常的，因此要考虑到意大利公共的舆论，他们都对自己国家的艺术品都非常珍＊，不过借助这次展览，可以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意大利的文化。 

　　主持人：王馆长，刚才保卢奇先生说，在意大利国内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争议和不同的看法，您听说了吗？ 

　　王立梅：听说了。他们就说为什么把这么珍贵的文物拿到中国，而且这么大的批量，所以在意大利是头一次，所以媒体有一些反映。 

　　主持人：像这种争议是针对您个人的吗？ 

　　保卢奇：这不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所有的博物馆馆长都担心的问题，不论是我还是王立梅馆长，他们共同担心的就是需要跟全世界的博物馆进行交流，同时要考虑到公共意见，因此要把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很好的平衡，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对于您二位来讲，这个展览顺利安全地举办完都是一个压力，是你们共同的一个期待。 

　　王立梅：是的。 

　　主持人：我们演播室也挂上了这些珍贵的画，当然是复制品了，像这幅歌丽亚巨人被砍头是中方特别要求能够来参展的，您当时听到这个要求之后觉得运作困难吗？ 

　　保卢奇：没有。这是卡拉瓦乔的杰作，因为卡拉瓦乔在绘画中发明了西方绘画派的自然主义，因此他的作品的保险价值非常高，当然也是明年就要开展的展览当中的一个珍宝，还有拉斐尔、马萨乔以及波提切利等等这些艺术作品，他们的这些作品中国观众可能只是看过照片，看过他们的名字，而现在这些中国的观众们可以亲眼看到。 

　　主持人：作为中方来讲，特别希望这个作品来，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您来讲，为什么一定要促成这样一个展览呢？ 

　　保卢奇：在世纪坛下面的世纪厅当中有非常漂亮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浮雕，这里只有两个外国人，一个人是马可波罗，另外一个是利玛窦，这点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看到这两个人之后，这所有的画上的浮雕人都是中国人，只有两个是意大利人，这也说明中意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我希望会举办更多的展览，获得更大的成功。 

　　主持人：我想您已经到展馆去看过了，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让您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保卢奇：我已经看了，而且参加了一些布展工作，我觉得它是完美无缺的，我在一生当中看过很多展览，这次展览可以说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展览。 

　　主持人：您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效果？ 

　　保卢奇：这一点我倒是非常好奇，我们有很大的期待值，但是我现在说可能太早了，可能过上一两个星期才能够了解中国的观众对这样规模的一个展览有什么反映，对我来说，对王立梅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我们将来的合作关系来说都非常重要。 

　　主持人：那您的期望呢？期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和影响？ 

　　保卢奇：我的期望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展取得巨大的成功，能够在今后几年当中很多的中国游客到佛罗伦萨，到威尼斯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城市，能够看到这些展览当中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的期待值。 

　　主持人：王馆长，你们经历了谈判，经历了准备，现在展览开始了，你们两位是不是可以轻松地坐下来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没有什么要再特别紧张地去谈的东西了吗？ 

　　王立梅：我们现在刚走出了第一步，后面还很长时间，还有三个月，我想他跟我一样，会有很大的压力，他在佛罗伦萨我估计也睡不好觉。 

　　主持人：王馆长说她紧张得睡不好觉，您有没有这么紧张？ 

　　保卢奇：我睡得挺好的，因为我非常信任王立梅馆长的职业精神。 

　　主持人：刚才我们跟王立梅馆长聊天的时候，让她介绍一幅她认为值得推荐的作品，她推荐了这幅，现在也给您一个机会，只能推荐一幅作品，您会推荐哪一个？ 

　　保卢奇：我觉得后面这位女士，它的作者是波兰耀罗，他是佛罗伦萨15世纪的一位画家，这幅作品能展示当时佛罗伦萨的时尚，15世纪的时尚，今天意大利的时尚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成功，在五百年前就看到意大利时尚的设计雏形。 

　　主持人：刚才王馆长给我们介绍，这一次的展览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高的国外艺术品在中国的展出，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次意大利艺术品出国展，这个展览是一个什么样水准？ 

　　保卢奇：对意大利来说也是在国外，在中国做的最大的展览，也是意大利人，还有意大利的行政管理局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展览，我对此也非常自豪，能够参与这次展览的组织活动。 

　　主持人：这80件套的作品都在这个板上面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选的是这80件？ 

　　保卢奇：这个展品都按照两个原则，一个是品质，还有它本身的历史价值意义，也就是说这些作品能够代表当时的历史，这两个标志是我们这次选择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选择是成功的。 

　　主持人：这些艺术品在意大利当地来讲是属于精品吗？ 

　　保卢奇：当然了，其中一些在意大利也是非常有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很多人抗议这个作品被运出意大利。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都引起争议，珍贵到引起争议，该不该出国展出的哪些作品，像王馆长说有的在当地都没有展出，都属于馆藏。 

　　保卢奇：比如说拉斐尔的作品，这位年轻的男士，还有马萨乔的作品，圣母，还有波提切利，里面有两幅波提切利的作品，我也没有看到，这是博物馆最著名的作品，当然还有卡拉瓦乔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引起了一些抗议，当然很快这些抗议就平息了。 

　　王立梅：这些都很重要，我们这次展览应该说除了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以外，几乎最有名的大师的作品全都到了，是名家荟萃，而且我觉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以人文主义为动力的，它就是着重来赞美和描绘人。 

　　主持人：这次的作品不管是雕塑还是油画都是人的题材。 

　　王立梅：以人的形象为主，它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宗旨是相符的，而且我觉得这些画里每一张画，虽然都是14世纪以来的，我觉得这些画的这些人都非常自信，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文艺复兴是意大利一个很辉煌的时代，佛罗伦萨的每个人好像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你们去看原作的时候会看到他的眼睛描绘的是一种生活欣欣向荣，我觉得这个画里真的有很多内涵，希望观众能够去我们的博物馆看，去体会，去欣赏。 

　　主持人：保卢奇先生，观众去看展览的时候，除了看到这一件一件的艺术品之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保卢奇：王馆长讲得很好，文艺复兴的核心就是人的个人的，体现人的个体化，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在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能够感到自己的自主权，现代的精神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这种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艺复兴可以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起源。 

　　主持人：刚刚王馆长给我们讲了，这些艺术品运到北京来之后，非常紧张，在途中全程监控，在意大利启程的时候，您有没有也像她一样这么紧张在关注着呢？ 

　　保卢奇：确实，当时我也非常担心，哪怕很小的风险都是无法预见的，当然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不担心，说明我不负责任，不过现在主要是由王馆长负责，所以我很放心了。 

　　主持人：已经把责任转交到您这儿了。当时还在意大利境内的时候，具体采取了什么和以往不同的措施吗 

　　保卢奇：我们任何一个展品，在发到国外之前我们都非常注重它的保存状态，同时还要考虑到它的包装，它的包装是越安全越好。还要把所有的展品分到好多个航班上，不能把所有的作品都放在一架飞机上，还要考虑到这些作品展示的环境，无论从安全还是气候环境，比如说温度、湿度都必须考虑，这些王馆长都充分考虑到。因此这一系列我们都会感到自己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因此必须非常细心地注意每一个环节。 

　　主持人：您说所有的艺术品是放在四架飞机来的，并不是一架飞机装不下？ 

　　保卢奇：对。分散运输当中的风险，因为毕竟还是存在风险，分散越大，风险越小。 

　　主持人：谢谢。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指的欧洲的十三至十七世纪，而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文艺复兴的意思是"在希腊、罗马古典规范的影响下，艺术与文学的复兴或再生"，它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关注，给人类文明注入了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艺术领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群星荟萃，大师辈出的时代，在文艺复兴早期就诞生了伟大的诗人但丁和画家乔托，之后，在绘画、雕刻和建筑领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等艺术大师 以他们非凡的个人创造力，完美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其中，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等许多作品不仅在西方，同样在中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代表着艺术中的尽善尽美和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陈丹青 

　　主持人：听了前面两位来宾的讲述，可能您对这一次的展览更加期待，而除了一饱眼福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展览当中解读出怎样的信息，下面请到的来宾是画家陈丹青先生，您好。 

　　陈丹青：您好。 

　　主持人：前面两位来宾都是展览的主办人，所以我没有问他们展览是不是一定要去，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问题问您，如果说能来，而没有来看的话是不是一个遗憾？ 

　　陈丹青：我会去，我在去年上大课的时候已经跟两三百个学生承诺了，我说这个展览开幕的时候，我尽量跟你们一块去看一次。 

　　主持人：您已经在意大利本地看过原作品，为什么这些作品到了中国之后还一定要看呢？ 

　　陈丹青：不一样，就像我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中国的艺术品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它搁的地方不一样。 

　　主持人：如果从向普通的参观者去推荐的角度来说，您会推荐哪些作品呢？ 

　　陈丹青：我通常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推荐以后大家会特地去找哪张作品，我特别相信一个所谓纯真之眼。 

　　主持人：自己去寻找。 

　　陈丹青：对，我非常相信每个人有眼睛，他会有自己的感受，他自己会选择，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说可能比较好点。 

　　主持人：像您身后的这幅素描，它是达芬奇的作品，是所有展品当中惟一的一幅素描作品，据说它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达芬奇画的，是这样吗？ 

　　陈丹青：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整个文艺复兴，当然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已经被说得太多了，说了四五百年，它会变成一个符号，所以跟你一提起这个名字，你就会有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会让你格外重视你眼前看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像看历史上的名画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咱们说的外行看热闹；第二个阶段倒也不是内行看门道，你会进入第三、第四个阶段，尽量把它还原到当初被画出来的时候，就是三四百年前，四五百年前，这幅画是怎么被观看。如果你对绘画了解得更深，会很本能地去揣度，因为它已经在你眼前，但同时四百年前它已经画出来，你很想知道当时这幅画怎么被看见，当然你永远不知道当时的人怎么看。 

　　主持人：是，据说这幅画是达芬奇的真迹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件事本身有意义吗？ 

　　陈丹青：这也是所有这些画第一次到中国，比如我们会很高兴印象派展览来了，也很高兴20多年前法国乡村画展，波士顿收藏，日本的展览过来，可是我觉得最应该来的其实是文艺复兴展，它来得有点迟了，但是还是很高兴它来了，因为我们说所谓西画，所谓油画，所谓素描，都是有了文艺复兴才有这些画种，才有这些说法，在此前漫长的中世纪，还有希腊罗马时代还没有油画，还没有素描这一说，有粉本，但是正式叫做素描没有，所以单从中国来说，建立西画教育就是刘海素、徐悲鸿他们那一代人带来的整个系统，它的根子都是文艺复兴，所以黄河源头行，我们最应该看到的实际上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 

　　主持人：如果您去看展览，您会是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去看，还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去看，能分得出来吗？ 

　　陈丹青：我很羡慕如果去看的时候我不是以一个画家的眼光，有时候会，因为你会完全忘记自己在一幅特别动人的画面前，出现这个瞬间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主持人：虽然您说希望大家是用最纯真的眼睛去看，但是也像您说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怎么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能有最大的收获？ 

　　陈丹青：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事先你已经对文艺复兴大致有个了解，看过一些画册，或者听人说起过，但是对于中国不是学绘画专业的，老百姓和普通观众来说，我觉得真的不必想太多，因为在我记忆当中，文艺复兴也好，意大利的艺术也好，不要说建国以来，就可以说从来没有来过，我相信大规模的被中国人看到意大利的绘画，尤其文艺复兴的，这是第一次。 

　　主持人：很多作品我们都看过印刷品，看过图片，而您特别强调要看真迹，看原作，如果不是从事美术专业的人，看看图片不看真迹有什么不同？ 

　　陈丹青：一样的，佛教徒在一个真的菩萨面前和在一个关于佛教艺术的画册面前，他的感觉一定不一样，他不会对画册跪下来，可是你看到一个菩萨你会想跪下来，你想许愿，你想赎罪，不一样的，看原作就像面对一个真人。 

　　主持人：我相信您也有过那种无数次看过印刷品，然后看到真迹时候那种不同的感受。 

　　陈丹青：完全不一样，就像看见另外一件东西。我在13、14岁就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而且是从各个角度，可是大概过了20年左右，又再次看到它，而且是佛罗伦萨艺术学院收藏的那个真的《大卫》的时候，我就像第一次看到一样。 

　　主持人：那绘画呢？ 

　　陈丹青：印刷品和真迹完全是两回事情。因为真迹有温度，你相信这是那个人用他的手在上头一笔笔画出来的，非常不一样，气息，打动你的程度。 

　　主持人：那种笔触会让你有很多的联想，它怎么形成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图片，是这样的感受吗？ 

　　陈丹青：每个人对原作的解读都不一样，人的感受太丰富，太微妙了。 

　　主持人：像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美术展，怎么样算是高质量的展览呢？ 

　　陈丹青：第一，它的时代脉络是不是很清楚；第二，它是不是出现代表的作者和作品。从这点来说，这个展览有两层我觉得很好，一个，它大部分来自佛罗伦萨，也就是文艺复兴的摇篮；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米开朗基罗的东西没有来，还有文艺复兴最早的先驱乔多，他的画没有来，差不多所有名单都在里头，横跨两百多年，将近三百年，各个时期，早期、中期、盛期、晚期的代表作者都有至少一件作品过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就已经非常了不起。里面有几件是在美术史上不断被引用，大概有三四件。比方说做广告的这张，当然还有卡拉瓦乔的画，还有达芬奇的素描。卡拉瓦乔这张举着砍下的头颅很有意思，据说这个头颅就是他用自己做模特，画完不久他就得暴病去世了，我在纽约看过这张画。 

　　主持人：卡拉瓦乔长得就是这个巨人的头的样子吗？ 

　　陈丹青：对，他是个暴徒，很暴烈的一个人。 

　　主持人：刚才您还提到了提香这张是不是？ 

　　陈丹青：提香这张不是他最经典的肖像画，但是在画册里也是经常被引用。 

　　主持人：像这种来两三个月就走了的展览和每家美术馆自己拥有的馆藏的东西在那儿展有什么不同？ 

　　陈丹青：非常不一样，像德拉柯罗瓦，像赛尚这些画家，他们经常画到一半会叫一辆马车跑到卢浮宫去看一看，他说我要看看大师是怎么画的，甚至具体到他的袖口是怎么画的，那片天的蓝色到底是什么蓝色，你看过一百次一件作品，可等到你想起它来的时候你其实还想再看看，绘画是可以永远看下去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这是对于从事美术行业的，对于画家来讲的，对于普通人呢？他肯定不需要那个袖子怎么样，跑去看。 

　　陈丹青：不一定，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艺术的功能要比今天强得多，它相当于媒体的作用，当时的老百姓或者当时的王公贵族进教堂，他不是去欣赏艺术品的，他真的把那个耶稣当成神，真的把圣母当成一个神圣的女性，是一个教育功能，一个崇拜功能，一个净化的功能，或者一个赎罪的对象，倾诉的一个对象，他不是在面对一幅画、一件艺术品，他是面对一个神迹，所以你去看所有文艺复兴的作品，只要跟圣经故事有关，它都非常神圣，尤其在教堂看到它的时候，作为蜡烛光，有管风琴，你带着你的心情去，尤其你自己是一个教徒，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说欣赏艺术，我不是特别认同这句话。 

　　主持人：您不欣赏“欣赏”这两个字。 

　　陈丹青：我不同意这个话，你可以去读它，说得更专业一点，但是你翻过去看，比方说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当年在丝绸之路来来去去的这些商人和群体，他进入敦煌的洞绝对不是去看绘画，看艺术，看手法，绝对不是这样，他是去礼拜的，他是去求签，他是去求保佑，是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在有宗教的时代和国家，艺术真的相当于今天的媒体，可能比媒体的作用还要强。 

　　主持人：您举这两个例子都是有宗教色彩的艺术品，比方说像蒙娜丽莎，像这种少女像是平民题材的，那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普通人来说。 

　　陈丹青：这就是文艺复兴开始人文主义的曙光就出现了，说曙光很有意思，人终于在一个神的世界当中慢慢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的自尊，看到人的美，人本来可以是这么美妙的一个面孔，所以从那以后现代开始了，现代并不是20世纪才开始，从西班牙塞万提斯写的唐吉柯德拿着武器，骑着瘦驴出来，西方人就定义说，那个时候现代就开始了。在佛罗伦萨，在威尼斯，在罗马，当文艺复兴起来的时候，人在那么多的宗教题材当中已经看到了曙光，这个曙光里映照的就是他自己，我也很重要，我也很好看，我也可以画下来，甚至我的脸也可以耶稣的脸或者圣母的脸，从此就打开了一个大门。 

　　主持人：我知道您不愿意着意推荐哪两个作品，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像巨人被割头的这个画面，还有女士肖像，是这次保额最高的两幅作品，您能从画家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它们的保额最高，好在哪儿。 *xiao4    *lv2

　　陈丹青：我还是觉得观众自己会去判断，你不要跟观众讲这是保价最贵的两幅，只要敏感的观众，我尤其相信小孩子的眼睛，他们一进馆会立刻注意到这两张，他们自己会走过去的。 

　　主持人：是吗？ 

　　陈丹青：是的，我相信，不要告诉大家这是保价最贵的，眼睛比头脑还管用，你在场里观察一下看，看大家在哪幅画面前停留最久，我相信最敏感的眼睛，最敏感的心灵，他会往这两幅画走过去，我有过很多经验，我进入美术馆，其实不是去看画，是画在勾引我，最好的画你会走过去的。 

　　主持人：像这两幅画为什么它就有这种震慑力，这种吸引力呢？ 

　　陈丹青：比较，你去跟别的画比较的时候它就出来了，这就像一个美人或者一个极丑的人，他在人群当中自己会跳出来，你无法解释那是什么原因。 

　　主持人：如果不是推荐，而是说从很专业的绘画技巧上去分析它，好在哪儿？ 

　　陈丹青：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幅画影响了伦布朗，影响了拉图尔，影响了好几位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它把背景尽量单纯、黑暗，光线聚集在人的身上，这在文艺复兴中期、早期的画面当中是很少出现的。 

　　主持人：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吗？ 

　　陈丹青：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就在光应的变化上，这个影响甚至一直到1980年出现了一些模仿巴洛克风格的电影，所以它的影响超越巴洛克，一直到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 

　　主持人：就是光应的对比反差，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陈丹青：对，还有这幅画，这幅画甚至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时装摄影，也影响到各个时代的时尚，女子的时尚，它是一个浮雕型的。中国叫书画同源，中国的绘画来自于书法，这是一个说法，西方是这样，西方整个绘画来自于雕塑，它是从一个三维空间看一个立体的东西，慢慢想着把这个立体感觉画出来。这幅画介于浮雕和平面之间，人就像一个浮雕嵌在蓝天的背景下，非常细腻，优美的这种侧面的线条，从脖子到胸口。 

　　主持人：您刚才说还影响到时装摄影。 *qian4

　　陈丹青：我知道到80、90年代，摄影的胶片这种细腻程度、感光程度，它带来一种新的美学，就是它重新开始注意文艺复兴时期，就是那种各面受光的，没有那么强烈的明暗冲突的美学。 

　　主持人：就是摄影的光是怎么造型，受到这幅画的影响。 

　　陈丹青：它跟这张画正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学，这个是聚光型的，把其它都略掉，黑暗，突出这个人，而这里不一样，这里没有阴影，你看不到阴影，虽然这幅画可能要比卡拉瓦乔早两百多年，但是很多时尚和很多当代的艺术会到更早的一个源头去寻找美学的启示和灵感。 

　　主持人：是不是说一件艺术品影响的范围越广，影响的时间越长，就是越有价值？。 

　　陈丹青：具有生命力。 

　　主持人：谢谢您陈老师。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播出时间： 

　　每周一至周四晚20：30－21：00 

　　《新闻会客厅》周五特别节目《决策者说》播出时间： 

　　周五晚20：20--21：00 

　　新闻会客厅 会见新闻当事人，敬请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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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佐良：我想他是想明白了，因为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他的生死观，疾病观非常明确了，因为

人总是有生就有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句话。他跟我们随意说，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不是得了这个病以后说的。第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有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是幸存下来的，所以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又发生一点意外，没有死的人感到意外，死掉的人没什么意外，他该到这个时候了，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想清楚了，他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的感觉是这样。 


